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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裁光伏产业并非完全是坏事
李宁

“反倾销”、“200亿美元”，对于中
国光伏企业来说，是两个令人胆战心
惊的名词。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通知正式
宣布，将对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产品
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 2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 1300亿元。这
是中欧双方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纠
纷，也是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
端。

悬在中国光伏企业头上这把锋
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光伏产业
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然而凡事看两
面，欧盟的大规模制裁，或许并非完
全是一件坏事。

中国光伏产业真正的危机并不是
反倾销案，而是核心竞争力不足以及过
度依赖出口市场等问题。欧美的反倾销
调查，不过是将潜在危机提前了而已。

而从本质上看，光伏行业只是三来
一补的低端外贸模式的翻版，虽然隶属
高科技的新能源领域，实际上却是劳力
出售者。所以光伏产业的发展现状，不
过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企业转型
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口号喊了许
多年，到现在走的仍是低附加值、低技
术含量的数量型、粗放型老路。

光伏行业的困境，证明了一条颠
扑不破的真理：中国成为向国外输出
廉价产品的制造车间，就永远没有主
动权，没有技术核心，最终也没有市
场进入权，而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

下，任何绿色壁垒、技术壁垒都将是
对中国制造业的致命打击。

所以，之所以说欧盟制裁光伏产
业未尝不是好事，就在于绝境之中，
才更有生存的欲望，才能迫使光伏行
业痛定思痛，寻找危机产生的根源。

推进光伏企业转型升级，要推进
企业向内外销兼顾转变，大力开发国
内市场，这是光伏危机的燃眉之急。
我国光伏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很
高，遭遇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牵制也日
益严重。因此，企业必须立足于开拓
国内市场，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充分
满足国内市场消费需求。

当然，推进光伏企业转型升级，关
键还是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新能源
是未来的新兴产业，发达国家要发展

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一定会选择这
样的朝阳产业与我们竞争。如若不掌
握核心技术，单一依靠装备、产能推动
发展，重复过去的低端加工，光伏产业
就不会有明天。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
过技术能力储备，推动质量的提升，优
化成本结构，才是光伏行业快速发展
的引擎。

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将中国
光伏行业逼入绝境，但这并非完全是
件坏事。绝处仍能逢生，如果光伏企业
能从这次危机中找出原因，快速推进
企业转型升级，危机就能成为生机。

而光伏企业的现状，也给其他行
业敲响了警钟：唯有转型升级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否则，光伏企业的今
日，就将是中国制造业的明天。

坐等政策不如发动技术革命———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对中
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迄
今为止对我国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
涉案金额超过 200亿美元。这一事件
令处于“严冬”中的中国多晶硅产业
雪上加霜，这意味着我国很多企业面
临着巨亏甚至破产的危险。

在中国最早研制、生产出多晶硅
的四川省乐山市，曾经的辉煌已经不
再。市场行情的一落千丈，成为乐山
人不愿提及的心伤。

多晶硅鼻祖之困

9月 5日，乐山城艳阳高照，暑热
还未散去。位于大渡河畔的乐山市高
新区，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新光硅业”）大门关上了一
大半。这家企业去年 11月开始停产
技改，原计划停产时间为半年，到期
后又宣布延续停产技改，直到目前停
产仍在继续。

而在马路对面、同样是生产多晶
硅的企业———四川乐电天威硅业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乐电天威”），也于
去年 11 月起停产“实施技改”，紧闭
的大门里面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簇
新而气派的厂房和大楼落寞地矗立
着。

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乐电天威，
2010年底建成后，开工不足两年即告
停产，从预测年均税后利润超过 6亿
元，到投产后第一年即净亏 1548万
元，着实令投资者伤透了心。
“乐山是中国多晶硅的鼻祖！”乐

山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起乐山多晶硅的历史，难掩自豪
之情。

他告诉记者，乐山多晶硅起步
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
期，内迁到乐山的峨眉半导体研究所
（也叫峨眉半导体材料厂），重点就是
研制多晶硅。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他们终于研制出一种新技术，叫做
“改良西门子法”，打破了俄、德、日等
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为此，该所负
责人当上了全国劳模，并荣获四川省
委、省政府的重奖———100万元。

目前，我国的多晶硅企业基本上
都是采用“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峨眉
半导体研究所不仅为中国多晶硅生
产提供了技术，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人
才，听说国内多晶硅企业的技术骨干
多出自乐山。“乐山为中国多晶硅做
出了巨大贡献！”这位负责人说。

2008年初国际多晶硅价格暴涨，
当时达到 300万元每吨，而成本仅 30
万元甚至更低。丰厚的利润，加之国
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使得各路资本纷
纷进军光伏产业，国内进入光伏产业
的企业多达数百家，仅上市公司就多
达 40余家。

作为中国多晶硅发祥地的乐山
市，多晶硅企业最为集中。自然也对
多晶硅寄予厚望，将其列为支柱产业
之首，作为市委、市政府倾力发展的
“一号工程”。迄今为止，乐山云集了
多家多晶硅企业，规模较大的已达 6
家。其中，新光硅业是最早建成的
1000吨级生产厂，并且产品达到了纯
度要求最高的“电子级”；民营企业通
威集团旗下的永祥股份规模最大，先
后建成投产 1000 吨和 3000 吨多晶
硅项目，第三期———年产 6000吨多
晶硅项目正在乐山犍为县建设之中。

众多投资者的大干快上，导致多
晶硅产能激增，中国成为了全球多晶
硅产能最大的国家，几乎占领了全球
的半壁江山，竞争也日趋激烈。而我
国生产的多晶硅多数用于出口，随着
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尤其是欧债危机
的爆发，我国多晶硅出口严重受阻，
供大于求，价格大幅下滑。

与此同时，近年来美、韩企业仗
着政府补贴及巨额优惠贷款，也以低

于其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大量倾销多
晶硅，其价格低到 22美元每公斤左
右，以此来不断挤占中国多晶硅企业
有限的市场空间。
业内用“过山车”来形容 2011年

的全球多晶硅价格：上半年主流价格
还在 90美元每公斤上下浮动，11月
份已跌破 30美元每公斤，而绝大多
数企业的生产成本都在 35 美元左
右，我国多晶硅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许多企业支撑不下去，无奈
只有将巨额资金引进的设备停产，眼
睁睁地看着下游厂商大量进口多晶
硅。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的数据显示：

自 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多晶硅产
业出现严重的库存积压，已投产的 43
家多晶硅企业仅剩 8 家企业尚在开
工，停产率已高达 80%。而眼下，还能
勉强维持生产的企业仅存 5家。
政府扶持争议

针对美、韩多晶硅企业向我国大

量出口低于其成本价的多晶硅产品，
不断挤占中国多晶硅企业有限的市
场空间的问题，日前，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常务副会长、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向国家
有关部门提出了“尽快对美韩产多晶
硅进行‘双反’调查”的建议。

在这份建议中，他指出：“美韩政
府对其国内多晶硅企业的大力支持，
大幅增加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与之抗衡。”

刘汉元认为，我国应理直气壮加
大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他说，多年来，
多晶硅产业一直由国际资本和美韩
这些大企业制订市场规则，他们不希
望看到中国企业发展起来并占有全
球半壁江山，预计未来几年将占到七
成。于是他们利用其享受的巨额补贴
和规模优势，低价、亏本倾销多晶硅，
试图扼杀我国企业和产业于发展初
期。我国应进一步认清美韩在“双反”
调查及低价倾销背后的战略意图，进
一步加大政府在税收、补贴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尽快给予处于发展初期的
国内企业政策上的支持。

刘汉元的话，道出了多晶硅行业
的心声。但是，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
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政府“不应
该救市”，让现有企业“该破产的破
产，该整合的整合”。

技术革命迫切

事实上，不管政府救还是不救，
我国多晶硅行业都应该致力于技术
突破，降价成本，实现“低成本，高效
率”。因为这不仅是多晶硅企业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光伏产业兴
旺发达的必然要求。

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
能源，太阳能发电为什么迟迟不能大
面积推广应用？关键就在于其价格昂
贵。换言之，高成本阻挡了光伏产业
发展。

光伏发电成本何时能够低于火
电成本？光伏发电如何能够不再依赖
各国政府的补贴而真正进入市场化？
这一直是业内十分关注的话题。2011
年以来多晶硅的大幅降价，已经使光
伏发电的成本从煤电的 5—8倍降低
到了煤电的 1.5—3倍。有专家指出，
从长远来看，此次的光伏产业低谷，
对于光伏发电的市场化应用其实是
难得的机遇。

如何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这
是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大事，我国的
科学家、企业家们也在不断探索。

专家指出，我国的多晶硅企业大
多停留在粗放生产、竞争力不高的阶

段，再加上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在下
游产业尚未完备的情况下，在短短
3—5年之内走完了 10年的历程，为
此必然要为盲目上马痛苦埋单。企业
只有通过不断地技术革新，才能发展
壮大自己。

大多数业内人士也认为，中国多
晶硅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地技术革新，
开拓国内光伏市场，摆脱只重外销的
单条腿走路的弊端，才能摆脱目前的
困境，闯出一条生路。

目前，我国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多
采用“改良西门子法”提纯技术，其成
本高、耗能大、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在整个国际竞争中已经处于劣势，不
仅导致工艺成本和环境成本居高不
下，也使得多晶硅的生产环节成为制
约我国光伏产业链发展的最大瓶颈。

据了解，国内“改良西门子法”生
产多晶硅的成本大约在人民币 20万
元/吨左右，现货价格已经低于许多工
厂的成本。而即便以现在的低价购买
多晶硅来生产光伏电池和组件，下游
企业依然无利可图。业内人士指出，
如果多晶硅销售价格能够降到 12万
元人民币/吨以下，联动下游进行合理
的成本降低，光伏发电的成本才能低
于火力发电。但 12万元/吨的成本对
于现有的多晶硅企业来说，都是望尘
莫及的。

令人高兴的是，有消息称，由上
海某公司自行研发的 PM法太阳级多
晶硅提纯技术，单位能耗仅为 12度
电/kg，且没有任何污染，综合成本仅
为 7.4万元人民币/吨，万吨级的工厂
投资规模仅为 8 亿元人民币。随着
PM法多晶硅进入大规模生产，太阳
能级多晶硅价格将迅速降低到 10万
元/吨以下。如果此消息确切，将会使
多晶硅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

此外，被誉为“后起之秀”的薄膜
太阳能电池，也正在提高转换效率方
面奋起直追晶硅电池，并以其价格大
大低于晶硅电池的优势，不断挑战晶
硅电池的霸主地位。

据了解，制造晶硅电池所需硅片
厚度达到 200微米，而制造薄膜电池
则是将硅等光电特性的元素沉积在
玻璃、塑料等材料上，其厚度往往只
有几微米，所以非常节省原料。

目前，晶硅电池组件转换效率维
持在 16%，未来可望达到 18%左右。
而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大规模生产
的碲化镉薄膜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经
达到 12%，令人侧目。这项技术仍然
在不断提升，预计到 2014年底，其转
换效率可以达到 15%甚至是 17%。如
果实现，将会使晶硅电池企业承受极
大的压力。

本报记者 谭丽莎 龚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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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危局：
浙江式“火烧战船”

（上接第一版）
一家企业暴露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出一连串的债务

黑洞，银行为了自保会纷纷上门逼债，那么信贷链条
上的所有企业就都会被勒紧脖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表示，在浙江，
许多中小企业为了从银行获得贷款，采取三、五家企
业之间互相担保的方式。这不仅能够解决缺乏抵押物
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题，而且保证了银行贷款的安全，
曾被认为是银行为企业融资服务的创新和行之有效的
风险防控模式。

然而，今年浙江省杭州市发生银行急催还贷款之
风，着实让企业切身感受到“互保”、“联保”的致命
危险。

庞大的关系网

“互保”、“联保”所形成的担保链条，环环相扣，
一旦发生断点，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原本只是一家企业的风险就可能蔓延至数家甚至数十
家。

今年杭州发生的互保危机，600 多家企业被不同
程度地拖入债务深渊，其源头就是一家建筑企业———
浙江天煜建设公司。
受天煜建设牵连，浙江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 8
家银行收贷，收贷金额超过亿元。
而与嘉逸集团涉及互保的有 6 大集团，涉及企业

超过了 30家，且大多数为家具企业。
据杭州家具商会做过的一个统计显示，仅杭州家

具业，牵涉到互保、联保的企业就超过了 100 家，债
务金额超过 100亿。

天煜的倒闭激起的阵阵涟漪在浙江扩散开来。嘉
逸集团将荣事集团拖下水；荣事集团被银行密集收贷，
影响到了虎牌控股的资金流；虎牌控股则将与其存在
互保关系的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拖入了困局
……
“大公司受拖累都是被其他企业要求担保的。”仇

先生告诉记者，“都是行业内的企业，大家都认识，
出于人情为一些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担保，风险
蛮大的。”
“我们老板就是碍于面子，做了担保，背上了债

务。”仇先生表示，接下来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摊子，不
能走错一步。“我们老板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公司需要
资金的时候银行不会抽贷。”

银行“落井下石”

银行此时扮演的角色，让企业感到有些落井下石
的意味，完全“判若两人”。 这也不难看出，信贷危
机正向金融机构蔓延。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银行会主动牵头帮企业搞互

保，现在行情不好了，银行就变得不择手段了。”仇先
生说，即使企业按期还贷，但想再从银行贷款就难了，
极有可能贷不到或者贷到很少的款。
刚从浙江考察回广州的香港傲扬投资集团主席兼

投资总监尹满华告诉 《中国企业报》 记者，现在当地
企业“都有些绝望了，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而当地有
些企业甚至担心一些中小银行会倒闭。银行的坏账不
但尚未见底，甚至可能是新一轮坏账上升周期的开
始。”
“银行其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周德文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出现互保危机后，都是银行
单方面处理，一看到有一家企业出现危机，就立即对
担保的企业采取措施，轻的抽贷压贷，重的则进行查
封，“就出现一家银行采取措施其他银行跟风的现象，
这又牵扯到为这家企业担保的企业的连锁反应，实际
造成了更大的危机。将许多优质企业拖下水，甚至导
致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互保本是金融产品创新的举措，是为了破解中小

企业担保难，在我国盛行了很长时间。“当时大量的
中小企业缺乏担保，没有办法从银行取得贷款，因此
银行采取了互保、联保的方法。”周德文表示，互保本
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一家企业出现危险，其他企
业都会连带。“目前互保问题已经相继在杭州、宁波、
台州、温州地区出现，因此急需反思互保模式。”

希望政府解套

在较好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互保、联保能做到有效的风险防控。如今面临经济下
行的压力，税收、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等等都有可
能成为压倒企业的一根稻草。
在很多企业看来，控制当前互保危机，政府部门

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才会出现 600 家企业联名上书政
府的事情，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够施
以援手，让银行停止收贷。
周德文日前上书当地政府，希望政府组织力量深

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关键，出面与银行沟通
协调；财政良好的地方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帮助企业
“转贷”，也是救火的一种紧急措施；对着火源头企业
尽快整治，帮助企业通过调整结构，以股抵债（债转
股）等方法，实现资产重组，以减轻给银行和互保圈
其他企业带来的压力。
“这恰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的真实写照。”周德文说。
“没有企业愿意通过互保、联保贷款的，但不这样

做又贷不到款，没有办法的。”仇先生无奈地说。
“如果想圆满解决事情比较难，需要政府、社会、

银行各方面共同努力，简单地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只能会加剧危机。”周德文直言，在此危急时候，政府
要挺身而出，给予企业和银行一定的支持，让银行和
企业抱团过冬，以缓解目前危机。
目前当地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虎牌控股一高管告诉 《中国企业报》 记者，
在政府协调下，公司目前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很快就
会有结果。
“企业如果因为互保而破产或者倒闭，但它的资产

在社会上是有价值的。”吴晓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需要促进要素重组，让要
素流进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去。他希望在此次互保危机
中付出代价的企业能够吸取教训，“否则出了问题政
府都能够妥善的解决，那企业也就没有教训了，没有
教训下次胆子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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